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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 役 解 析

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硕士研究生  田丰

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  邵志勇

1951 年 4 月 22 日至 6 月 10 日，中朝军队联合发起了第五次战役。这场战役起初被

称为春季攻势作战，后正式命名为第五次战役。从最初战役设想到最终战役发起，时间

跨度近 6 个月，战役筹划不断根据战场形势变化进行调整，但其中不乏一些争议问题。

梳理第五次战役筹划决策过程，对当前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

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的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的
筹划决策研究

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经过要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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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次战役的最早设想  
——春季攻势作战

1950 年 12 月，志愿军在连续

发起两次战役后，伤亡消耗巨大，

进攻能力已趋于顶点，不过考虑

到政治上的重大影响，中共中央准

备发动第三次战役。为了取得更大

的歼敌目标，毛泽东、彭德怀在部

署第三次战役时就已经开始筹划休

整后组织一次大的战役，即春季作

战。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，“全军

主力（包括人民军第二、第五军

团），均应撤退至有利于休整的适

当地区，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，补

充新兵，恢复体力，总结经验，筹

备粮弹……为春季作战进行充分的准备

工作”[1]。

由于两次战役给敌以重大杀伤，并

很快将战线推至“三八线”以南，各级

速胜轻敌的思想已有苗头，但高层对于

朝鲜战局的判断还较为客观。12 月 19 日

彭德怀致电军委，他认为“朝鲜战争仍

是相当长期的、艰苦的”[2]，毛泽东表

示赞同，并于 12 月 26 日指出“战争仍

然要做长期打算，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

难情况。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，不

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，不再歼灭

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，朝鲜问题是不能

解决的，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”[3]。由

此可见，这期间并未对春季攻势作战明

确较大的政治军事目标。

1950 年底，志愿军部队对南逃的美军实施追击

志愿军在艰苦环境中连续作战，伤亡减员未得到及时补充，部队急需休整。

图为志愿军战士在冰天雪地中露营

[1]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：《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》上卷 , 中共文献出版社，2010 年版，第 420 页。

[2] 王焰主编：《彭德怀年谱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98 年版，第 456 页。

[3]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：《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》上卷 , 中共文献出版社，2010 年版，第 421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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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1 年 1 月 14 日，中朝军队解放汉城。图为中朝军队在李承晚集团伪“国会大厦”

前欢庆胜利

[1]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：《抗美援朝战争史（修订版）》上卷，军事科学出版社，2011 年版，第 431 页。

[2]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：《抗美援朝战争史（修订版）》上卷，军事科学出版社，2011 年版，第 434 页。

[3]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：《抗美援朝战争史（修订版）》上卷，军事科学出版社，2011 年版，第 435 页。

[4] 中央档案馆编：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（1949.10-1966.5）》第 5 册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，2013 年版，第 36 页。

[5]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：《抗美援朝战争史（修订版）》上卷，军事科学出版社，2011 年版，第 433 页。

“最后性质”的             
“决定性一战”

第三次战役的胜利结束，志愿

军将以美军为首的所谓“联合国军”

赶至“三七线”附近，解放汉城，

朝鲜战局的发展意想不到的顺利。

这时，不仅苏联和朝鲜方面，就连

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总部，也对朝鲜

战争发展形势的估计发生了重大变

化，认为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的

可能性越来越大。

1951 年 1 月 8 日，志愿军党

委给各级党委的电报指出，“今后

的中心问题在于全党全军努力克服

困难，准备充分的作战力量（体力、

物力、战术、技术等项），很好地

总结历次战役经验，特别是第三次

战役经验，提高战术、技术，争取

下一战役开始，连续作战，一气呵

成，全歼敌人，全部解放朝鲜。这

是下一战役的奋斗目标，也是在休

整期间所应具体准备的”[1]。毛泽

东对春季攻势作战极为重视并抱有

很高期望，1 月 14 日致电彭德怀

并转金日成，“中国人民志愿军在

春季（四月和五月）根本解决朝鲜

问题”“完成各项准备，然后举行

最后性质的春季作战”[2]。1 月 19
日，他在修审彭德怀在中朝两军高

级干部联席会议的报告中加写了一

段话，“这是有决定性的一战，必

须准备得好，打得好”[3]。就这样，

春季攻势作战对于全歼敌人、解放

朝鲜带有“最后性质”“决定性一

战”的作用被明确起来，也凸显出

各级对于解决朝鲜问题的巨大信心

和决心。

要指出的是，此时的“最后性

质”“决定性一战”并不能从字面

上理解，春季攻势作战即为朝鲜战

争最后一战，一次战役即可彻底解

决朝鲜问题。1951 年 1 月 13 日，

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朝鲜战争胜利应

注意事项给西北局的指示中指出，

“首先应强调朝鲜战争胜利已成

定局，但应估计还要有艰苦的斗

争”[4]。从中可以看出，中央对于

朝鲜战争的结果已然胜券在握，但

指出仍有艰苦斗争。春季攻势并不

是意味着“毕其功于一役”，而是

“经过充分准备之后，再经过几次

战役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”[5]，春

季攻势作战只是这几个战役里的第

一个战役，首战至关重要，所以具

有了“决定性一战”的意义。

“联合国军”反扑          
打乱先期筹划

1951 年 1 月 15 日，“联合国

军”在西线发动了名为“猎狼犬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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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”的试探性进攻后，于 25 日

全线展开反扑，志愿军原定的

休整计划被完全打破，被迫投

入到完全没有计划预案的第四

次战役。敌人反扑突然，战场

形势瞬息万变。1 月 28 日毛泽

东致电彭德怀“中朝两军在占

领大田、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以

后，再进行两个月至三个月的

准备工作，然后进行带最后性

质的第五个战役，从各方面说

来都比较有利”[1]。可以看到，

此时毛泽东对于第五次战役性

质目标的认识没有变化，依然是

带有“最后性质”的。

随着第四次战役的进行，毛

泽东、彭德怀从战场形势看出，

敌人不被大部消灭，是不会退出

朝鲜的，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，

则需要时间，战争很可能长期化。

2 月 5 日，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

高岗，“金日成同志来此商谈，

他对目前力争停止敌人前进，稳

步打开战局，并从各方面加紧准

备，仍作长期艰苦打算的方针是

完全同意的”[2]。2 月 9 日，经

毛泽东、周恩来共同研究后致电

志愿军及各军区，“为粉碎敌人

之意图，坚持长期作战，在达到

大量消灭敌人完全解决朝鲜问题

之目的，决定在朝鲜采取轮番作

[1]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：《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》上卷，中共文献出版社，2010 年版，第 455 页。

[2]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院编：《毛泽东年谱（1949-1976）》第一卷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13 年版，第 298 页。

第四次战役中，美第 187 团级战斗队在汶山附近伞降

1951 年 1 月 31 日，彭德怀关于《第四次战役部署》向毛泽东的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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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的方针”[1]。这意味着毛泽东、

彭德怀对原定春季攻势作战即第

五次战役开始有了新的考虑，尽

管第五次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仍

作继续，但是已经开始调整“最

后性质”一战的目标设想。

2 月 21 日，彭德怀在第四次

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时，利用作战

间隙返回北京，向中共中央和毛

主席汇报朝鲜战场情况。在听取

了彭德怀关于朝鲜战场实际困难

情况后，毛泽东作出了战略指导

上的重大指示，“朝鲜战争能速

胜则速胜，不能速胜则缓胜，不

要急于求成”[2]。这也就意味着，

仍在准备着的第五次战役，已经不

再具备之前“最后性质”“决定性

一战”的意义了。4 月 6 日，彭德

怀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

大会上将毛泽东的指示总结为“战

争准备长期，尽量争取短期”[3]，

并指出“我实行轮番作战，改善志

愿军装备，改善供给运输线，加强

后勤机构，并努力准备空军、装甲

部队参战，这就是为了尽可能争取

短期”[4]，可以看出，毛泽东和彭

德怀的侧重点都是在“争取短期”

上。

[1] 《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》编写组编：《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00 年版，第 187 页。

[2]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院编：《毛泽东年谱（1949-1976）》第一卷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13 年版，第 305 页。

[3]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：《彭德怀军事文选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1988 年版，第 385 页。

[4]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：《彭德怀军事文选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1988 年版，第 385 页。

[5] 王焰主编：《彭德怀年谱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98 年版，第 483 页。

[6] 王焰主编：《彭德怀年谱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98 年版，第 483 页。

[7]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：《彭德怀军事文选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1988 年版，第 379 页。

[8] 杜平：《在志愿军总部》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，1989 年版，第 237 页。

1951 年 2 月 7 日，毛泽东关于《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》给周恩来的信

要说明的是，3 月 9 日彭德怀

返回志愿军司令部后签发的一系列

电文，在提到第五次战役时，仍

然延用“决定性”的说法。3 月 11
日急电周恩来，“我空军如再不能

掩护交通运输，此种困难将会增加，

将影响有决定性的下一战役”[5]；

同日致电志愿军后方勤务部政委周

纯元、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李聚奎，

“应在南川店、铁原及其以北储存

大量粮弹及作战物资，保证下一决

定性战役之胜利”[6]；3 月 14 日给

各军并报军委、东司的电报指出“下

一战役是带决定性的一仗”[7]。但

其中“决定性”的含义已发生了变

化，由打“最后性质”的“决定性

一战”，转变为“是我军取得主动

权与否的关键，是朝鲜战争时间缩

短或拖长的关键”[8] 的“决定性一

仗”。

战役发起时间多次调整

第五次战役的发起时间一直是

志愿军总部和中央军委筹划的关键

问题。2 月中旬，坻平里战斗受挫。

彭德怀为争取时间，集中兵力，

为下次战役创造条件，于 18 日、

19 日致电军委，“下次战役将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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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月初旬在汉城至洪川之线及以北

地区，集中可能使用的兵力（包括

空军在内）在该地区反击歼灭敌

人”[1]，“待二番兵团九个军全部

到达战役准备位置时，我第一番兵

团即可采取诱敌深入，让敌进占东

豆川、春川线以南，大举歼灭之”[2]。

这是对第五次战役的最初构想，战

役发起时间大致定为 4 月初旬，战

役地点预设在东豆川、春川线以南，

战役发起的前提是二番兵团九个军

全部到达战役准备位置，集中可能

使用的兵力。

2 月 28 日，出于快速扭转战

场被动的考虑，邓华、朴一禹、洪

学智、解方致电正在北京的彭德怀，

建议集中 6 至 8 个军，包括第 26

军和刚入朝的第 19 兵团，在 3 月

间组织一次较大的战役，以有力打

击北犯之敌。[3]3 月 2 日，彭德怀

回复表示不赞同，“从目前情况看，

3 月组织一次较大战役，事实上恐

有困难”[4]，并指出“3 月勉强进

行一次较大战役，可能引起敌人过

早注意我第二番兵团，致敌不敢大

胆前进。据此宜按原定计划加紧准

备于 4 月大举出击较为有利”[5]。

彭德怀返回志愿军总部后，于 3 月

10 日下达部署电，要求各兵团“须

于 4月 10日前全部到达集结位置，

待机歼敌”[6]。根据这个部署，如

果第二番作战部队能够按计划在 4
月 10 日前全部到达集结位置，那

么 4 月中旬便可寻机发起战役。

仅过了几天，彭德怀便发现，

按照第二番部队实际开进速度，

以 4 月 10 日作为所有部队到达集

结位置的最后时限是无法实现的。   

1951 年 2 月 13 日凌晨，志愿军开始围攻驻守砥平里的美军。16 日，志愿军果断停止

攻击，全线转入运动防御，至此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。图为志愿军某部在砥平里

战斗中寻机歼敌

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某部向前线开进

[1] 王焰主编：《彭德怀年谱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98 年版，第 478 页。

[2] 王焰主编：《彭德怀年谱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98 年版，第 479 页。

[3]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：《抗美援朝战争史（修订版）》上卷，军事科学出版社，2011 年版，第 551 页。

[4] 王焰主编：《彭德怀年谱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98 年版，第 481 页。

[5] 王焰主编：《彭德怀年谱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98 年版，第 481 页。

[6] 王焰主编：《彭德怀年谱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98 年版，第 483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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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月 14 日，彭德怀致电各军并报

军委、东司，“我九兵团须于四

月十日至十五日始能集结于铁原、

金化、平康地区。三兵团及机动

炮兵、坦克部队，亦须于四月中

旬始能集结于伊川、谷山、新溪、

遂安地区。人民军第二番参战两

个军团补充兵员，也须四月初旬

完成。故要在四月下旬才能发起

进攻战役”[1]。又过了几天，出

现了新的问题：除第二番部队难

以在预定时间到达集结位置外，

第五次战役大规模进攻所需要的

资源物资也无法如期送到。彭德

怀不得不对战役发起时间再次进

第五次战役前，志愿军某部指战员进行战斗动员

[1]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：《彭德怀军事文选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1988 年版，第 379 页。

[2] 王焰主编：《彭德怀年谱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98 年版，第 486 页。

[3]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：《抗美援朝战争史（修订版）》上卷，军事科学出版社，2011 年版，第 552-553 页。

[4]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：《彭德怀军事文选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1988 年版，第 385-386 页。

行调整，于 3 月 23 日致电周恩来、

毛泽东，指出“战役必需物资仍未

运来，故需改为 5月初旬集中第三、

九、十九兵团全力出击，以求必胜，

改变目前态势”[2]。就这样，第五

次战役发起时间一直向后调整——

从 4 月中旬推迟到 4 月下旬，再推

迟到 5 月初旬。

4 月初，所谓“联合国军”开

始越过“三八线”向北推进。志愿

军总部根据从各个方面得到的情

报，和对敌军在朝鲜战场上活动的

种种迹象及敌军阵营的各种情况分

析，作出判断：敌进占“三八线”

以后还要继续北进，而且从侧后登

陆配合正面进攻的可能性为大。[3] 

6 日，彭德怀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

五次党委扩大会上指出“敌似图在

东线发动攻势，并在东海岸通川、

元山登陆配合进攻”“敌人在四、

五、六月内，可能获得后备兵力不

下十二万”[4]。可以看出，彭德怀

所担心的，一是美军在侧后方实施

登陆，从而对志愿军和人民军形成

前后夹击之势，重现“仁川登陆”；

二是以美军为首的所谓“联合国军”

兵力近期可能有极大的增长，进一

步缩小甚至改变志愿军地面部队的

数量优势，使志愿军失去以兵力数

量优势弥补技术装备劣势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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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迫使美军放弃登陆企图，避

免陷入两面同时作战的不利局面，

中朝军队必须抢在美军增援兵力到

来之前，抢在美军侧后登陆之前在

正面战场发起战役反击。在 4 月 6
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扩大会上，

彭德怀指出，“我军反攻时机，以

现在为最好，因敌很疲劳，伤亡

还未补充，部队不甚充实，且后备

部队尚未来到”[1]，但由于第二番

部队尚未集结完毕，无法抓住这个

最好时机，所以“如敌进展较快，

则决于四月二十日左右发起反击战

役；如敌进展较慢，则拟于五月上

旬开始”[2]。4 月 12 日彭德怀给各

兵团的两封电报也都延续了 6 日的

指示 [3]。4 月 18 日，彭德怀下达

反击作战命令，“对命令中预定部

署，要求在 21 日或 22 日黄昏前开

始执行”[4]。4 月 19 日彭德怀致电

各兵团，“决于 22 日黄昏按照 18
日 21 时预定命令开始攻击”[5]。

从最早设想的春季攻势作战到

发起第五次战役，中共中央和志愿

军总部根据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不

断调整战略部署，其中第五次战役

的具体筹划、部署和各项准备都寓

于前一个防御战役的实施过程中，

它为志愿军转入新的攻势不断创

造条件，将相对被动的防御直接导

向了下一步的积极进攻中。虽然存

在临战准备不够充分的问题，但此

次战役，志愿军和人民军再次突破

三八线，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

地区，迫使所谓的“联合国军”转

入战略防御，彻底破灭了其占领全

朝鲜的幻想。（编辑：智佳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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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1 年 4 月 26 日，

彭德怀致毛泽东电，

“为消灭企图登陆

之敌，我主力不宜

南进过远”


